
和小劲松握手的时候， 我很怕弄疼他：面
对有软骨症的手， 我不知怎样才是合适的力
度。他倒丝毫不在乎我的不自然，还乐呵呵地
摇了好几下。生存、未来这些沉重的字眼离这
个13岁的孩子还很远，他的愿望很单纯，有人
陪他玩就好了。

我想起自己的童年，国营工厂的大院从不
缺四处疯跑的小孩， 推开一家门就能蹭饭，迷
路了总会被送回家———虽然物质生活匮乏，但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单位”出了什么事都不怕
没人管。但小劲松却没有学校、没有老师，更没
有朋友，除了爸爸妈妈和娭毑，众仁服务中心
的社工们恐怕就是他生命中出现得最多的人。

虽然已经足够沉重，但小劲松式的问题却
不是这么简单。在“单位”解体后的中国，如何
召唤新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传统居委会如何进
化成真正的社区；我们的社会怎样做到幼有所
养、老有所依———这些问题都是崛起的中国不
得不面对的。也许，社工这样以弱者为本位的
社会管理新模式，正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光亮与
和谐的一种答案。
■文/实习记者 王安琪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社工这一职业已经有
百年的历史，香港是社会工作开展较早、也更
为成熟的中国城市。深圳毗邻香港，社工发展
较为完善。北京、上海、深圳、东莞都已经具备
了一定的规模。成立于2011年的众仁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则是湖南省首家。

2011年11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民
政部等１８个部门发布《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是中央第一个关于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的专门文件，在我国社会工作
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纲要指出到
2015年， 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要达到
200万人；到2020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将
达到300万人， 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队伍建设运行机制和工作格局，使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队伍的数量、结构和素质能力适应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满足广大人民
群众不断增长的服务需求。

5点半，宁钻回到望麓园，服务中心还亮着灯。今
天回访的刘阿姨、小劲松、徐爹爹只是她手上所有工
作的一小部分。

她负责的助残服务项目有22个服务对象，分散在
水风井、富雅坪、中山路、北正街、荷花池、营盘街6个
社区。她所在的家庭组工作包括“夫妻关系调解、婆
媳关系疏导、家庭暴力防治、亲子教育、亲子沟通与成
长、单亲家庭扶助、妇女维权等”，而家庭组仅有她和
朱凤著两个人。

2011年7月，开福区政府从深圳鹏晨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引进了这一全新社会管理机构，但直到现在整
个服务中心也只有17个人：3个顾问督导（由民政学院
教师兼任）、1个总干事、1个执行主任、12个社工。但据
2011-2012年报，他们共有青少年、新市民、企业职
工、家庭服务、志愿者、信访社工、拆迁社工、计生社工
8个项目。

人少事多，还是非盈利性质，他们如何维持日常
工作并得到服务对象认可？所有的便民助人活动又是
如何白手起家的？

本报将持续关注。

奔波的一天结束了，故事却远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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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弱者为本位的社会，
才有真正的光亮与和谐

相关链接

宁钻（家庭组社工，2012年加入）

这里我感觉有人需要我

我大学学的心理咨询，这个专业在长沙很难找到对
口工作，所以我很早就想好要往社会服务、人力资源的
方向发展。去年10月，我来众仁实习。当时主要坐在办公
室做一些行政工作，后来长沙一家养老院有一个合适的
职位，我就去了。但今年5月，我还是决定回来这里，因为
在那边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这里我感觉有人
需要我。

我们这里人手很有限， 家庭组就我和小朱姐两个
人。之前带我的前辈又去别的地方工作了，很多事情只
能他们指导我一个大概，比如到哪里去、找谁，外面的事
情我得一个人跑。刚开始的时候，我说话都是发抖的，一

件事怎么也说不清楚。不过这次为刘阿姨的事跟不同行
业不同类型的人打了一圈交道，我真的觉得自己与人交
流进步好大。

但进展很慢的事情也有，根据我的专业，服务中心
让我也同时开展心理咨询服务，但这么长时间就接待了
一个人，也没来第二次。这样免费性质的心理咨询，很多
人只是凭个兴趣，很难让他们坚持过来。

如果不出意外，我愿意一直在这里干下去。但我家
不是长沙的，只有一个哥哥，也在外地工作，如果他不回
去，过几年也许我会回家照顾爸爸妈妈。

朱凤著（家庭组主任，2010年加入）

帮助人是一种快乐
这份工作我做了3年了，我很喜欢。帮助人是一种快

乐，有时帮一个案主办成了一件棘手的事，真的会很有
成就感。但也有不快乐的时候，特别是服务中心刚开始
运营的时候，我们试着上门与社区居民建立联系、做宣
传，但经常是我好不容易把门敲开，说是“社工”，他们却
以为你是搞推销的， 更不相信我们会免费帮助他们。有
个人当着我的面就把门摔在我脸上。

大家对“社工”太不熟悉了，现在你一说警察、医
生、老师……谁都知道这是一份什么职业，社工也是一
种职业啊！这份职业就是帮人解决困难的。有时候案主
特别感谢我们，我们总是回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听

上去好像是客套话，但确实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我们是
在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现在我算是元老级了，除了一线工作，我还要策划
活动、安排志愿者。最近在忙一个“孕妈妈”项目，我把宣
传单放在社区管这一块的部门，准妈妈们来办相关手续
时就能看到，我们会定期给她们组织讲座，甚至陪她们
产检，很有意思。

就是建立联系太不容易了，好不容易跟一个孕妈妈
熟了，她们又快生孩子退出项目了，我又要重新发展新
的服务对象。

罗狄烽（服务中心执行主任，2010年加入）

我们知道怎样唤起每个人心里的爱
我是在长沙上的大学， 当过各种类型的志愿者，认

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人， 各行各业的朋友也结识了不
少。毕业后我到深圳鹏晨社会服务中心工作，后来开福
区政府引进了这一项目，我也就回来到长沙。

我感觉在长沙和深圳做社会工作有很大不同。南部
沿海离香港近，社工的发展很成熟。比如深圳要求每一
间学校起码配备1名社工， 关注成长问题， 润滑师生关
系，甚至发现学生中潜在的犯罪倾向。但长沙这一方面
才刚刚起步，我们与国防科技大学附中合作，派过去1个
工作组2名社工，孩子都很喜欢我们。

有时候别人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普通人办一件事
怎么都办不好，社工去办就成了。其实这也很简单。首
先，服务中心汇集了各方面的社会资源，也更了解国家

政策。比如小莫的情况，刘阿姨可以到社区申请1500
元左右的大病救助，但刘阿姨并不知道这样的信息，社
区也不知道莫家有这样的需要。 其次， 社工不是当事
人，也正是一个有可能使矛盾润滑的位置，你家里出了
事，要找相关部门帮忙，结果气呼呼地跑去，把人骂一
顿，对方也不开心啊，他也就态度很差，不上心帮你，恶
性循环，矛盾越积越深。社工出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加上我们有一定程度的政府背景， 对方单位可能态度
也更友善些。

我们的社工大部分毕业于社会工作专业， 学习的
就是与人打交道、可能比一般人更懂得“说话的技巧”
吧，知道怎样发现人心最柔软的地方，唤起每个人心里
的爱。

宁钻在教曾劲松识字， 他却一边念一边眼睛滴溜溜地直转，“娭毑普通话都不会讲哟！”13岁的小劲松看起来
只有四五岁大：软骨症正在一年年侵蚀他瘦小的身体。因为怕出门被磕碰到，他常年待在只有一居室的家中。前一
天社工来看他还进不了门，因为奶奶出门办事了，只好把他一个人锁在家里。

社工现状与政策


